
我和郑熹先生的认识缘起于

《玉海》，说来颇有意思。

《玉海》创刊不久，开辟了一个

名为《玉海寄语》的栏目，作为联系

外地瑞籍人士的窗口。

那年春天，我收到北京一位瑞

籍人士的来信，他询问我与俞大文

先生的关系，要我把伯父的通讯地

址告诉他。我复信以后，他很快又

给我来了信，说他们师生几十年不

通音讯，现在终于联系上了，非常

感谢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信中还附来一纸印谱，大约 16

开大小的宣纸上，八颗朱红篆刻赫

然入目，从中透露出的浓浓乡情立

即打动了我。

为首的一颗印是“飞云江是我

家”，有四颗印上分别刻着“瑞安

人”和“云水云山”的字样，最后的

一颗印上刻着“云庐”两字。落款

为“瑞安郑熹治印”，下盖“熹”字小

圆章。最有意思的是一方边款印，

上面阴刻了这样一句话：

“生于飞云江，住过一片云，以

云名庐为念。”

于是，那一期《玉海》的封三全

页刊登了这幅印作。

从此我们书信往来，鸿雁相通。

他就是擅长画梅的瑞籍北京

画家郑熹先生。在通信中，我明显

地感觉到他是一个有着坎坷经历

的人。果然，我从伯父和其他人的

口中，得知他曾被错划为右派，身

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将心比心，

我深为同情。

次年春节，我收到他的一张贺

年卡片，卡片是用“硬板纸”做的，

两页四面，有字有画，浓墨红印，素

雅简洁，也非常醒目，而且可以折

叠，看得出是作者的精心所为。

主页正面篆书“迎春”二字，盖了

两方印章，其中长方形的一枚上刻“鱼

尾翁”三字，落款是“瑞安郑熹书”，字

后用了一个小方章；次页上画了两株

挺立的梅花，下题“冒寒开雪花”五个

字。落款“瑞安郑熹于京华之云庐”。

行草写得如行云流水一般，字末同样

盖了一个“熹”字的小圆章。

打开折页，上首写有我的名字，

右下方写着“郑熹贺年，已巳成叶”

八个小字，盖有“郑熹”二字的心形

印章。奇怪的是上下款之间却是一

片空白。当时我想，大概是他忘了

写贺词内文，匆忙间寄出了的缘故。

那时我的工作实在太忙，根本

就没有时间认真观摩他的作品。

就一个感觉：字和画都很合我意，

是一个值得收藏的珍品，就把它锁

进了抽屉里。

后来，他又为我画了一张梅

花。画面上一株红梅曲折生长，梅

树的下部和顶部红梅绽放，灿若锦

霞，只是梅枝中段枯瘦无花，整个

画面显得不太协调。因此我一直

没有将它悬挂出来，虽然此后也拿

出来看过几次，总是不解其意。

一直到第二届文联换届，我退

居二线，方才有机会从容地揣摩起

他赠我的这两幅作品，终于渐渐悟

出其中的深意。

那张没有写内文的己巳年贺

卡，大约是郑熹兄嫌时下流行的祝

福话语太俗气，便反其道而行之，

干脆不写。正所谓无言便是有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看似无意却有

意。乾陵的无字碑是最早的创意

者，郑熹兄仿此而作也。

那幅四尺梅花也一样，写梅即

是写人。画上的梅树喻意人的坎

坷一生，那枯瘦无花的梅树中段，

就是被肆意剥夺了的青春华年，这

和他自号“鱼尾翁”的含意一样。

这何尝不是我今生的遭遇和写照

呢？可惜我当时未能读懂它，失去

了和郑熹兄进一步交流的机会，现

在想来颇为可惜。

画上还有一首题画诗，证明了

我对此画的理解。

“万里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

凛飞霜。如今墨香浑休问，且作人

间时世妆。”明显有一种无奈之情，

读来让人心酸。

我和郑熹神交虽久，但一直无缘

会面，直到2006年《瑞安许氏金石书

画一百五十年》出版首发式上，我们

才得以在玉海楼里幸会聚首。这时

他在瑞安早已名声大噪，只见他长髯

飘飘，身前身后丛簇拥着许多“粉

丝”，我们仅寒喧数句，无法深谈。这

也是我们彼此唯一的一次见面。

如今郑兄已先我而去，我终于明

白了一点，那就是读诗不易，读画更

难，而读人比读诗、读画都难，因为彼

此都有“且作人间时世妆”的时候。

我伯父生前曾有一诗赠他，借

来作本文的结尾：

“子西为我画醉梅，道自孤山

岭上来。如问醉梅何事醉？醉梅

对我笑颜开。处世谁能效屈醒，不

妨学醉自陶然。岭梅看透人间事，

醉亦醒兮飘若仙。”

说起老家瑞安，我的口

头禅是：腚一样大的地方。

因为我离开家乡瑞安时，它

还只有一条东西朝向的所谓

“大街”，没有公交车。不久

前，分别几十年的初中同学

聚会，我的口头禅又脱口而

出，结果话音未落，有个同学

应声而起：腚一样大的地方，

点蜡烛也要三根才能摸遍。

这句双关语引起了同学们的

哄堂大笑。是呀，瑞安，不再

是过去的瑞安，早已今非昔

比，我已经完全不认识她的

新面貌了。

回瑞安，我喜欢住老城

区，因为在新区，我不辨东西

南北。一天晚饭后，我坐三

轮车回宾馆，车夫拉我进入

一条胡同，我有点害怕，大

叫：拉大街上去，拉大街上

去！车夫不耐烦地说，这不

是大街吗！是呀，过去的大

街已经衰落，与新大道相比，

狭窄得像是胡同。

晚饭后，大家提议去体育

馆锻炼，原来瑞安也已经有了

高大上的群众娱乐场所，竟然

还有与北京一样的公共自行

车出租。且不说宽敞的大道

和安阳新区等，还有贯通全瑞

安的公交车。去温州南站坐

高铁，竟然经过陶山，在我的

印象中，过去去陶山，应该是

从瑞安的西门坐长途车的，对

新瑞安，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方

向感。

在瑞安，无论是清晨在

西山环山一周后，站在瑞安

烈士墓远眺晨曦中的隆山

塔，还是站在温商大酒店的

房间里注视夕阳下的万松

山，或是走在路上，四周都能

看到远方的青山。这次给我

的印象是，原来新瑞安是长

在群山之中。过去的旧瑞安

低矮破旧，现在的新瑞安长

大了，舒展了，一下子可以看

见四周的群山了。

从北京回瑞安办点事，

妹妹开车，跑了几个有关单

位，几天之内把有关手续补

齐。我问妹妹，这一天开了

有几十公里吧，妹妹笑了，从

上午九点开到下午，才几十

公里？

现在正值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期间，妹妹说，我们

老百姓别的感觉不到，至少

觉得到机关办事方便多了，

态度也好多了，过去出来办

事，要是不懂，被办事人员像

骂孙子一样训斥，现在处处

是笑脸。

俗话说，士别三日当刮

目相看，更何况阔别故乡三

十年呢！

我受瑞安市归国华侨联

合会委托,自 2005 年至今一

直为“侨史馆”征集侨史实

物工作。

2005 年秋季的一天，我

偕同侨史实物调查小组到桂

峰坳后村调查，在村委会主

任詹应跑家谷仓背上，我们

惊喜地发现了他父亲詹玉甫

先生生前珍藏的 78 张抗日

捐款收据。詹应跑介绍说，

他父亲詹玉甫 1932 年离开

家乡旅居日本，后辗转到西

印度群岛的大拉索岛当海

员。他当海员时工资收入很

低，1946 年连回家路费也没

有，回国时只得凭当时民国

政府侨务委员会驻沪侨务处

给办的“华侨归国证明书”

回家。他父亲回家背包中没

有帶其它东西，仅带回这 78

张抗日捐款收据。

我们向詹应跑说明，这

78张抗日捐款收据不仅是海

外侨胞支持抗日的物证，也

是詹玉甫先生爱国之心的见

证物。于是，詹应跑自愿将

这 78 张抗日捐款收据捐献

给市“侨史馆”珍藏。

无 独 有 偶 。 2010 年 4

月，我随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侨史馆”资料编写小组人员

赴青田县“侨史馆”参观，也

看到 10 多张抗日捐款收据。

收据下面文字介绍说：“青田

县方山乡奎岩庄村华侨陈进

明在西印度乔利梳、古拉梳埠

当海员时，就地参加华侨抗日

救国会活动, 连续 8 年捐献

荷兰盾534.5元。”

我们看了这段文字说明

后，惊奇地发现詹玉甫和陈

进明两位先生虽籍贯一个是

瑞安人，一个是青田人，但两

人当年却同在西印度乔利

梳、古拉梳埠当海员，同为支

持 祖 国 抗 日 而 连 续 8 年

（1937—1945）捐献荷兰盾各

计534.5元，捐献同样多。

为 什 么 如 此“ 巧 合 ”

呢？究其原因是“二战”之

前，温州农村经济凋蔽，农民

为求温饱或为避抓壮丁而远

赴欧洲或南洋等地做工、谋

生。

据詹玉甫1946年从西印

度古拉索岛回国时, 当地领

事馆给他办的免费乘坐船车

“介绍书”说：“该海员等出国

多年，在海外所度之岁月，纯

系工人生活，毫无积蓄”。

由此可见，他们在海外

工作很辛苦，所赚的工资也

都很薇薄，但他们和海外所

有爱国侨胞一样，在国难当

头时，除在海外积极参加抗

日救援会活动外，还节衣缩

食购买“抗日捐”。 他们后

代所珍藏的“抗日捐收据”，

就是他们大力支持抗日的物

证,也是所有海外爱国侨胞

爱国之心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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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如梅
■俞 海 ■郑育友

爱心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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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识故乡


